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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应用”之言，似乎都在应验，而他关于“历史”的阐释，在那里隐约也都有回音。他那些

关于“发展”的论述，以及在新建的旅游场所“土司城”留下的墨宝，在各领风骚中使人深觉历

史的矛盾。“山人”的境界，可以被理解为我们所需要把握的“道”，也可能被理解为我们需要拯

救的“贫瘠”。我固守一种人类学的一般看法，以为武陵代表的那个境界之所以有意义，可能恰恰

是因为，它如同经典人类学的案例一样，不受我们基于自己的实践理性而生发的好奇心所“沾染”，

“远远地在那里”，昭示着历史给予我们所有的教诲。而费先生“武陵行”讲话，却实在是像他自

己形容的“野马”那样跳跃着。“人类学桃花源主义”不是人类学的所有一切，也不是人类学的“伦

理规则”。费先生“从实求知”，虽有陶渊明的浪漫，却不将浪漫混同于士大夫的思想实践。他笔

下的武陵，是“桃花源”，却也不是——对他而言，“桃花源”既是美丽的，也是有缺憾的。 

 “（渔人）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

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桃花源记》的最后一段

告诉我们，一个渔人偶涉之境，不一定是官员与士人可以抵达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渔人就远比

我们幸运，远比我们有可能获得更多见识；如果是这样，寻找桃花源，体认其美感，识别其缺憾，

进而占有之，都可能使我们一无所获。 

《桃花源记》一旦写成，它便不可能是实在，而只能是一种“心态事实”。在陶渊明之后，这

一地带曾有过藩镇体制下的“独立王国”，也曾有在“大一统”的缝隙里膨胀的家族势力……与世

隔绝的武陵，至少从一千年前即已消失。如费先生指出的，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多民族接触交

流”的历史，这个历史不单有民族意义上的内涵，也有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内涵；不单有经验的

成分，也有心态的后果。晚年的费孝通，时常谦逊地说自己行将“谢幕”，可他的“谢幕词”实在

说得再优美不过了。费先生说过，“我们的生活日益现代化，这种基本上物我对立的意识也越来越

浓。在这种倾向下，我们的人文世界被理解为人改造自然世界的成就，这样不但把人文世界和自

然世界相对立，而且把生物的人也和自然界对立了起来”（《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见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 2004）。这一小段话，是对“发展”二字的高度反思，若我

理解无误，它兴许也解释着费先生与“桃花源”之间存在过的关系：以不同方式置身于“完美的

桃花源”与“有缺憾的桃花源”，一向被费先生视为己任——尽管两种“桃花源”之间是有矛盾的，

且矛盾主要（虽则不是完全）来自于其指出的“对立”。 

二○○八年四月四日 

 

 

 

【笔  谈】 

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什么 

—— 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案例 

 

杨圣敏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民族”是一个被简单化并被轻视和冷淡的概

念。不少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民族认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正在迅速衰落。

在用阶级观念划分人群的社会主义阵营，阶级是超越民族的，民族被认定即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

建设过程中消亡。勃列日涅夫就曾在苏共 24 大上宣布，前苏联的一百多个民族已经融合成了一个

苏维埃民族。在西方，信奉同化理论的美国主流社会踌躇满志地等待着用“熔炉政策”将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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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盎格鲁－萨克逊化，或是美国化，他们也同样认为民族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消失，民族迟早

要消亡。 

到了 90 年代以后，民族问题却迅速成为各国学者瞩目的焦点。民族、族群、认同等词汇在国

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关的研究迅速升温。学术界的这

种急剧变化，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动态，而是直接源自冷战后国际形势的突变。20 世纪 90 年代初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长期受到压抑的各种民族主义和各种信仰得以释放，

其标志是出现了全球性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和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两霸间的冷战结束了，

但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停止。于是，当今世界各冲突热点，由过去两大阵营之间

的冲突，让位于各种群体间的冲突。各种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成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恐怖活动大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因

此，民族和宗教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冲击。 

    冷战结束及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造成了政治多极化，这意味着国际层面的民主权利扩大，意

味着对霸权主义的遏制，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在对抗条

件下的争霸。但是，当民族主义、政治多极化理念被绝对化、扩大化以后，又产生了如下的问题，

即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冲突如何解决？ 

    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办法之一就是分裂和分离，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目前，全世

界共有近 200 个国家，而民族则有 2000 个以上。用分裂国家、争取分离的办法，在多数情况下不

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剧了冲突和动乱，如此下去，世界将永无宁日。  

与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相似，过去我们对宗教的概念同样是很淡漠也是很蔑视的。那个时候，

整个社会都对宗教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宗教是鸦片”，是毒药，似乎成为大家不可动摇的共识，

信教的人被认为不是愚昧就是反动。在那个时代，我们相信任何宗教都会随着旧世界的衰落而走

向灭亡。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实际上宗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已走向没落。当时不少西

方学者宣称，宗教的社会影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已无足轻重，宗教已对世界没有多大的影响。

于是，我们有了一种认识：宗教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的衰落是同步的。显然，宗教将随着人类科

技的进步，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走向衰亡。然而，到了 90 年代中期，当人类的科技水平比 80 年

代又猛增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时，宗教在全世界的复兴却如潮水般势不可挡。 

除了旧有的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以外，上世纪 90 代以来，全世界

新兴教派有十几万个。国外有学者认为目前信仰宗教的人已超过世界总人口的 80％，最低的估算

也在 60％以上。近十余年来宗教复兴的表现在世界范围还有如下特点： 

第一，日益重视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现代化、世俗化倾向明显；第二，宗教、教派冲突与

民族冲突的交织日益紧密。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它已成为冷战以后民族（种族）冲突的强劲精

神支柱，并且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纠合在一起，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显然，宗教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削弱，冷战结束以后，宗教的全球性

复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宗教的影响已深入世界每一个角落。  

在此国际背景之下，我国现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教职人

员总数已达 30 多万，经政府批准开放、登记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约 10 万多个。现有宗教团体 3000

多个，宗教院校 76 所，信教群众约有 1 亿多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宗教在我国一些地区的

影响，特别是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快速的扩张。仅以新疆的伊斯兰教为例，1984 年新

疆的清真寺有 9000 多座，1987 年底达到 17781 座，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则已达到 2 万

座以上。 
如何去解释和面对这一现实，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任务。事实上，民族和宗教问题已

经向我们的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目前，仅新疆的“东突”、“疆独”分子已发展到 60多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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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0 年至 2001 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了至少 200 余起暴力恐

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 160 多人丧生、400 多人受伤，破坏了社会的

安定，在国外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马大正，2003）。 

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建设和维护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有多种不同的认识。 

2005 年，费孝通先生临终前不久曾说过如下一段话：“我认为，我们的人文学家要有一个荣

幸，就是今后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全靠科学技术的世界，而是要用科学技术来促进我们的文艺发展，

让人类的社会朝一个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得到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物质的科

学技术，站在传统的根基上，发展我们的新文化艺术，让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成长起来，同时，把

中国丰富的人文资源发展出来、开辟出来，贡献给全世界。这是我的一个梦”（费孝通，2005）。 

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得到共同发展的道路，就是我们所说的建

设和谐稳定社会的道路。对于这些年新出现的问题，如何评估和解决，特别是如何在这种新形势

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如何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以下以我们在新疆

塔吉克社区的调查为例，谈谈我们在此问题上的看法。 

自 2003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三年多来，

我们深入十几个县市，走访社会各个阶层，发放问卷 3000 余份，深入访谈近百人，涉及维吾尔、

汉、塔吉克、柯尔克孜、回等多个民族，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进行了重点调查。我们希

望通过自己独立的实地调查和基于这种调查所进行的初步分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客观准确地

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点基层社会的实况和我们个人的认识。 

在以前调查的基础上，2006 年和 2007 年初，我们又三次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且末县、库车县和乌鲁木齐进行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塔吉克和维吾尔两个民族社

区的对比，探讨导致当地社会稳定与不够稳定的原因。虽然这种探讨还很初步，不够成熟，但希

望能够作为一种新的角度和一家之言供社会各界参考。 

 

一、主要观点的讨论 

 

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新疆的调查和其它研究者的报告中，对此问题，多数研

究者主要的观点是： 

1． 最近 20 年来，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挑动和支持之下，新疆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宗教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得到了急剧发展，三股恶势力扰乱了新疆的社会。 

2． 新疆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造成一些不满和社会问题。 

关于第一点，是当前最受各界重视的问题，认为这直接导致了民族矛盾加剧，特别是国外敌

对势力和三股恶势力挑动了维吾尔族中部分人对汉族、对国家和政府的不满情绪的增加。 

关于第二点，一些人认为：因为新疆经济起点低，基础薄弱；加上三股恶势力造成的社会不

稳定，进一步阻滞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对于新疆目前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和发展

思路就是，首先要集中力量重点打击三股恶势力，维持社会稳定，然后经济就可以逐步发展。经

济发展了，新疆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就大多会得到解决或大大缓解。根据这

样的思路，多年来，新疆自治区各级政府经过努力，已经使得新疆的社会局面得到基本稳定。但

如何才能标本兼治，使新疆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呢？ 

我们认为，造成新疆社会不够稳定的因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以上两方面原因，即敌对势力

的扰乱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无疑是重要直接的原因。但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其它影响稳

定的社会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社会原因。理由如下： 

三股恶势力固然存在，而且很活跃，影响不小，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敌对分子的成分，

可以看到，“东突”和疆独组织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多是 30－50 岁的中、青年人，是红旗下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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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政权已建立 50 余年的新疆，我们不承认西方敌对势力比我们的政府有更大的影响。但

为什么在新疆本土会不断生长出这么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甚至民族敌对分子？仅

仅说是因为受西方敌对势力挑动支持，受国际大气候影响是不够的。显然，在新疆本土也存在不

稳定的社会因素和产生这类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的土壤。 

如果说新疆的稳定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那么，为什么在经济更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

普遍比现在低得多的二十世纪 50－60 年代，新疆社会比较安定，民族关系比较和谐？ 

据我们最近几年在新疆十几个县的调查，我们发现在经济最落后的塔什库尔干县，社会却明

显较其它县安定和谐。塔什库尔干是新疆最贫困的县，也是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但同时又是民

族关系最好、社会最安定的县，几十年既无刑事案件，也没有任何政治性案件。显然，贫穷不一

定就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和民族矛盾，贫穷与民族矛盾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我们相信，西

方敌对势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可以对新疆局势产生冲击，但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新疆

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从国外的例子来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英国北爱尔兰的分裂恐怖活动、加拿大魁北克的分

裂活动等，都与经济发展落后无关。显然，新疆的社会动荡除了西方敌对势力、三股恶势力的影

响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之外，还存在其它的原因。这些原因应是新疆社会内部的原因。这就是我

们此次调查研究希望探讨的问题。 

 

二、我们的观点 

 

1、不患寡，患不均 

贫穷，不一定会造成社会动乱；不平等则在任何社会中（贫穷的或富裕的社会中）都会引起

强烈和普遍的不满。各种社会不平等，如经济利益、政治待遇、生活环境、社会权力、发展机遇

等方面，在任何国家的不同民族、地区、阶层之间，差距太大均会造成不满、失望甚至动乱。 

新疆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近二十年来，与历史上自身的发展速度相比，新

疆的经济尽管有了较快发展，但与内地多数省份对比，南疆与北疆相比，新疆的农村与城市相比，

发展水平或发展速度差距明显。5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没有缩小，个别地方

还有所扩大，导致部分干部群众不满甚至失去信心，在调查中我们感觉这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

因之一，也是不断产生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2、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并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才能生存下去。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一直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维护社会

团结稳定，保障社会的发展。在人类的长期历史中，家庭、社区、民间组织等都在为社会成员提

供保障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因此，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是以家庭、亲属关系、

地缘关系和友情关系为中心。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则主要应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政府在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的时候忽略了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则往往会在经济高速发展、旧的传

统社会组织逐渐丢失和解体、贫富明显分化的同时，造成一部分人的被边缘化并因此而产生无助、

失落、绝望甚至对社会的仇视。这部分人是各种犯罪、包括接受“东突”、疆独分子挑动而加入恐

怖活动的基本人群。 

 

三、两个民族社区的对比调查与试分析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希望将一个经济落后而又保持着比较完整的传统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人社区和南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库车维吾尔人社区进行对比，借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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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认识。 

新疆各地的社会稳定状况并不相同。其中，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就是一个始终十分安定

的地方，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人世代生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却始终保持着内部团结稳定、家

庭和睦、尊老爱幼、无犯罪记录的道德社会的特点。 

而库车县虽然为全国西部百强县之一，2006 年农牧民人均收入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

3 倍，却始终存在较多的刑事案件和各种不安定的事件（王海霞、杨圣敏，2007）。为此，我们分

别对塔县和维吾尔族聚居的库车县进行了调查，希望从中总结社会稳定与不够稳定的原因。以下

是我们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调查和分析。 

自 1992 年以来，我们曾 6 次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实地调查，除了对当地各级政府

各类文献的搜集，对各族人士的访谈和实地观察之外，还在当地的塔吉克农村和新疆塔里木盆地

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和汉族人农村社区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下面根据调查结果来探讨塔吉克人

的社会比较安定和谐的原因和特点。 
1．环境与经济 

    中国新疆的塔吉克人主要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该县与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 888 公里，历来是中国最偏僻的一个县，自然环境恶

劣，交通闭塞，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可利用土地很少，树木稀少。 

塔县自然灾害频繁，低温灾害每年发生一至二次，其它的灾害平均 3—5 年一小灾，5—7 年

一中灾，7—10 年一大灾。1999 年的雪灾和洪灾，全县半数乡一万余人受害，冻死牲畜近 3 万头，

500 多户失去了房屋，土地和牲畜，无家可归。该县交通闭塞，县城距最近的城市喀什市 294 公

里。居民居处分散，当地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态，以畜牧业为主，2000 年存栏牲畜人

均 5 头，商品率很低。 

当地高寒干旱的气候，频繁的灾害和贫瘠的土地，不适于农业的发展。全县粮食长期靠外部

输入。近 50 年来，耕地扩大了 3 倍，但单位产量很低，粮食无法自给。由于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

塔吉克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据县政府 2000 年的统计，全县人均收入 600 元左右，有 75%

的农牧民的收入在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按人均收人计算，是中国最贫困的县之一。 

2．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特点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中，能为塔吉克人提供可靠庇护的主要是传统的血缘家族。

因此，他们的文化特质也处处表现出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的特点。 

塔吉克人的家族是一个堡垒，是他们的生命线，对于个人来说同时是生产、消费、教育、保

险以及生活和情感的小社会。所有的生活和生产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血缘的家庭、家族和地缘的

乡亲邻里进行。这与其它生产组织根本不同之处是内部强烈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个人除了服从

家族、社区的权威，履行对家族和社区的责任与义务之外，不再或很少服从外来的权威。家族与

社区关系的维系是建立在一系列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习俗之上的。这些论理道德、行为

规范和习俗主要有哪些呢？ 

（1）近亲通婚 

塔吉克人传统上除兄弟姐妹间禁止通婚外，其他亲戚之间都可以通婚。几千年来，他们很少

不迁徙，世世代代用婚姻来强化着地缘的纽带。因此传统上盛行近亲间通婚，或在本村本乡内通

婚。塔吉克人中流传着一句谚语：“翻山不结亲，过河不种田”。因此，同村同乡的人基本上是亲

戚。血缘与地缘的亲属、乡里关系，是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几千年来维持塔吉克人生存的主

要社会组织形式。笔者在瓦恰乡调查时当地乡民告知，任何一户有婚事时，全乡 406 户每户都会

派人参加并送彩礼。因此一般的婚礼参加者都在一千人以上。           

根据我们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塔吉克人的婚姻大多（56％）由父母决定，远远高于当地

汉族（4.6％）和维吾尔族（17.4％）的比例。塔吉克人的妻子有 97％出生于本村和本乡，高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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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族 73％的比例。这显示了塔吉克人家族的重要性，父母对子女的权威是维系家族关系的核心

因素，也表明了他们的近亲通婚特点。 

（2）离婚率低 

在塔吉克人家庭中，夫妻关系普遍很稳定。对塔吉克人来说，夫妻之间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

的关系，它还代表着世代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家族的关系，于是，离婚、休妻被认为是羞耻，会伤

害很多人感情。一对夫妻有矛盾时，两个家族的人都会帮助调解，于是，离婚很少。我们在当地

塔吉克、维吾尔和汉族三个民族中不同的结婚次数的统计结果显示，塔吉克人已婚男子中，结婚

一次以上的人为汉族人的 1/4,为维吾尔人的 1/7。显示出塔吉克人较低的离婚率。 

（3）不尚分家 

在塔吉克人中，父母在世时儿子分家单过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家长是父死母继，母死长子继。

大家庭一般包含几个小的核心家庭，各个小家庭在生产中分工合作，相互依赖，生活用品都由大

家庭统一供给。所以，大家庭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所有成员都相亲相爱，十分和睦。与维吾

尔人对比，塔吉克人的家庭人口规模就比较大（我们的统计显示：当地塔吉克家庭户均 6.2 人，

维吾尔户均 5 人）。 

（4）敬老 

在当地塔吉克人社会中，让孩子成为孤儿和不赡养老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家长制大家庭是

塔吉克人传统的家庭形式，一般男性家长为一家之主，家庭成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都由家长安排，

于是，尊重家长、尊重老人是塔吉克族一直坚守的传统道德观念。在新疆南部农村的维吾尔人聚

居区，人均收入在 1000 元以上，远高于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人的人均收入。但我们调查统计的结

果，60 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却不如塔吉克人高。这应与塔吉克人更浓厚的敬老传统有关联。 

（5）团结互助 

除了大家庭内部的合作以外，塔吉克人与亲戚、邻里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生产上互相协

作十分普遍。村里各家遇到盖房、修水渠、春耕、秋收和转场等事，亲友邻里都会来相助，不计

报酬，只供饭食。春耕和秋收期间，都要互相轮流代为放牧牲畜，合伙耕地和收割。遇有灾害时，

亲戚邻里都患难相恤，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一家有难时，大家都会主动相助。因此，塔县尽管

是新疆最贫困的县，却一直是整个新疆社会最安定，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县。自 1949 年至 1992 年

的 40 年间，全县无一例犯罪记录。1992 年以后虽出现了少数犯罪案例，但基本上是外来人口所

为，当地塔吉克人极少犯罪。 

3．派生的特点 

    塔吉克人的文化处处表现出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的特质，而这些文化特质又派生出其它

的一些文化特点（杨圣敏，2005）： 

（1）宗教的影响较小 

    塔吉克人遇到困难时，较少找阿訇帮忙。塔吉克人的礼拜活动较少，宗教职业者少，全县 64

个村庄，只有 22 个清真寺。这与维吾尔族聚居区每村必有清真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据统计，

新疆现共有 23000 余座清真寺，平均每 465 个穆斯林人口就有一个清真寺（孟航，2004），而在塔

吉克族聚居区，平均每 1100 余人才有一个清真寺。在塔吉克人聚居区，宗教影响较小，居民对宗

教依赖的程度较小，应该与家族功能的强大有直接关联。 

（2）商品意识薄弱 

    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较单纯的生计经济，每个农牧家庭均

基本自给自足，很少剩余产品，因此也就较少需要市场交易的机制，于是他们的商品意识比较淡

漠。 
   （3）不太重视行政权力 

在塔什库尔干这样的地区，代表国家权力的地方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减轻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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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它的权威性就较小。人们遇到困难时，较少找政府的干部求助。与维吾尔族相比，塔吉

克人较少希望自己的孩子选择国家干部为职业。这也间接反映了他们不太重视行政权力的观念。 

（4）政府的作用较小 

自 1949 年以来，当地政府一直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他

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办法：首先是向中央政府要钱。50 年来，中央政府给当地政府的拨款逐年

增加，2000 年已达 5000 万元以上，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 30 倍。但这些钱主要用来提供各级政

府人员和学校教员的工资以及在遇灾时给农牧民发放救济金；第二是要求农牧民开垦土地，发展

农业。现在农田面积比 50 年前增加了 3 倍以上；第三是鼓励扩大畜群。50 年来，全县牲畜总头

数增加了 6 倍以上。但是政府倡导的这三个办法并没有使当地的塔吉克人摆脱贫困，同时，却造

成了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自然灾害加剧。1999 年的雪灾和洪水，使全县一万人受灾，死亡牲畜

2.8 万只。 

2000 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将一万塔吉克牧民移往 400 公里之外的塔里木盆地岳普湖县

从事农业的移民计划，想借此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这个计划本身说明，当地政府经过近 50 年的

努力，既未能明显改变当地人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也未能改善决定着当地人生产和生活面貌

的自然环境。 

根据以上不同地区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主要的原因不是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也不是当地政府比其它地区政府发挥了更大更好的作用，

而是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基本的安全、温饱、公

平、博爱的保障。这才是当地几十年来维持着安定和谐的道德社会的主要原因。我想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族社区之所以能够长期得以和谐发展，是可以为我们研究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的研究者提

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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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诚欢迎关心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读者和研究生向本《通讯》提供文章，内容可以是有关民族

研究的理论探讨，也可以是在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调研报告，

也可以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读书笔记，形式和字数不限，但希望能够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

解、以及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投稿请发到：maro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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